
2018 年 9 月 5 日上午， 白茅岭监狱一监

区民警王波像平时一样进行着巡查， 忽然从

1210 监房传来了几声强烈的干咳声。 这引起

了王波的注意， 他觉得这几声咳嗽声有点不

对劲， 似是因肺部疾病才发出的。 王波迅速

走到了 1210 监房门口询问： “刚才是谁在咳

嗽，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王波得知， 刚才是李某在咳嗽， 他最近

休息不好， 总是咳嗽， 还经常起夜。 这时，

李某也向王波表示， 自己没到监狱服刑之前

就患上了肺炎， 当时不怎么严重， 他就没有

在意。 可是最近几天， 他的肺部痛得厉害，

一直咳嗽个不停， “麻烦警官能够安排我去

医务所看病。” 听到这里， 王波觉得事情紧

急， 立即向监区分管领导汇报情况。 征得领

导同意后， 王波当天下午就为李某办理了就

诊手续， 带他去监狱医务所检查身体。

检查中， 医务所民警发现李某全身淋巴

肿大， 这意味着李某的病情非同小可， 于是

立即启动了转院程序。 第二天上午， 在三名

民警的监护下， 李某安全转院至上海监狱总

医院， 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检查。 经 CT 检

查提示， 李某被初步诊断为肺癌晚期。 为进

一步确诊， 9 月 12 日， 监狱总医院与上海市

中西医结核病医院影像科进行联合会诊， 确

诊李某为肺癌晚期。 确诊后， 上海监狱总医

院第一时间向白茅岭监狱发送了李某的病危

通知书。

收到李某的病危通知书后， 白茅岭监狱

立即召集一监区和狱政管理科等相关部门负

责人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李某的保外就医事

宜 。 监狱领导在会上当即决定成立了李某

“保外” 工作专项小组， 全面负责 “保外” 执

法材料整理、 程序启动以及相关沟通协调和

应急处突等工作， 并要求抓紧办理李某的保

外就医工作。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 李某的情况符合保

外就医的情形， 但办理保外就医还有一个关

键环节， 那就是李某出狱后必须得到家人的

接纳和照料。

9 月 12 日当天， 工作组民警就通过调阅

李某档案， 找到了李某父亲的联系方式。 李

某的老家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

一个小山村， 李某父亲从未走出过山村， 说

话都是用当地方言， 电话联系时民警根本听

不懂对方说的话， 双方沟通出现了巨大障碍。

难道李某家人就没有能说普通话的吗？

经过民警提醒， 李某才说可以和自己的哥哥

打电话， 哥哥在县城做公交司机， 沟通应该

没有问题。 得知这一情况后， 民警迅速与李

某哥哥取得了联系， 并顺利说服了李某哥哥

和母亲来上海看望李某。

9 月 29 日， 李某母亲及哥哥到达上海，

在监狱总医院见到了李某。 当天， 白茅岭监

狱的民警就李某目前的病情向他们作了具体

说明， 并就李某 “保外” 事宜征求他们的意

见。 但令人意外的是， 无论民警怎么说明，

李某的母亲都不同意对李某进行 “保外”。

“他已经服刑好几次了， 是家里的累赘。

我和老伴年纪都大了， 家里也穷， 没钱承担

他的医疗费， 就算监狱为他办 ‘保外’， 家里

人也不会接纳他的。” 李某母亲的态度坚决。

民警向李某母亲解释： “李某 12 月就刑

满了， 即使现在不给李某办理 ‘保外’， 两个

多月后他也总要回家的。”

最终李某母亲还是没有同意对李某 “保

外”， 但同意等到李某释放后， 来上海接他回

老家。

2018 年 11 月下旬， 李某的病情急剧恶

化，监狱总医院连续向白茅岭监狱发送了三份

病危通知。 李某情绪也很低落，他思念自己的

家乡，害怕会在监狱病亡，不能落叶归根。 对

此，专项工作组民警一边着手研究制订李某一

旦病亡的应急处置方案，一边抓紧与李某家属

沟通联系，每日向他们告知李某病情。 民警在

电话中也多次向李某哥哥转达了李某迫切想

见父母的愿望，但李某哥哥都以父母因年事已

高、路途遥远、家庭贫困等为由拒绝。

12 月初，李某虽然病情危重，但在监狱总

医院的全力抢救下，没有出现生命危险。 与此

同时， 李某释放的日子也一天天的临近了，专

项工作组开始着手李某的刑释衔接工作。

然而， 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的问题： 李

某是一名前科累累的癌症患者， 如果刑满释

放后滞留监狱总医院怎么办？ 滞留在上海怎

么办？ 会不会发生报复社会、 影响社会治安

的事件？ 在分析种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后， 监

狱一方面致电李某哥哥， 邀请他来沪协助做

好李某刑释过程的全程见证、 陪护和接收工

作， 最大限度消除李某家属对监狱工作的误

解。 另一方面通过市监狱局综治办积极与贵

州当地司法机关、 医院等部门联系， 寻求帮

助， 共同落实好刑释衔接相关措施。

可就在这个紧要当口， 工作组民警却始

终无法与李某哥哥和父母取得联系， 打电话

过去不是关机就是正在通话中……

李某释放的日期一天天接近， 如果不能

尽快与他的家人取得联系， 争取家人的支持，

可能会出现一连串的社会问题。 白茅岭监狱

当机立断、 主动而为， 立即组织民警远赴李

某贵州老家， 上门对接协调刑释衔接事宜。

2018 年 12 月 12 日， 监狱专门抽调业务

骨干民警丁杰、 王建国迅速前往贵州。 当天

晚上 8 点， 丁杰和王建国就到达了贵阳市。

由于李某的家地处偏僻， 交通不便， 他俩只

能在贵阳暂住一晚， 于次日乘坐每日仅有的

一班的火车去李某老家。

那天， 下着大雨， 天空昏暗， 山路泥泞。

火车经过海拔 1000 米的高山隧道， 受气压影

响， 丁杰和王建国还出现了短暂的失聪现象。

两位民警看着窗外的雨， 思索着应如何与当

地司法机关对接， 如何与李某家人沟通， 内

心充满了疑虑和不安。

经过 22 个小时 2000 公里的长途跋涉 ，

丁杰和王建国终于到达了李某的老家， 一个

位于大山深处的偏远小镇。 由于时间紧迫，

民警到达后就拿着公函， 直接赶赴当地镇政

府和派出所寻求帮助， 并详细了解李某家庭

住址和其他重要情况。

在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丁杰、

王建国乘车穿过崎岖颠簸的山路， 徒步踏入

大山深处。 他们走到一间简陋平房的门前，

这正是李某的家。 门口一位老人接待了丁杰

和王建国， 他正是李某的父亲。

李某父亲得知他们的访目的之后， 十分

吃惊， 用带着浓重口音的当地话说着什么，

经过当地工作人员 “翻译”， 丁杰、 王建国才

知道， 老人在说 “不要这个儿子回家， 我们

不要他， 让他自生自灭！” 老人不断数落着李

某这个叛逆儿子的过往， 表示对儿子早已心

灰意冷， 宁愿他死在外地， 也决不会去接他。

正在此时， 李某的母亲回来了。 得知丁

杰、 王建国是远道而来的白茅岭监狱民警后，

迫不急待地询问李某的身体及饮食情况。

俗话说 “儿行千里母担忧”。 两位民警感

到李某的母亲也许可以成为沟通的突破口。

民警抓住机会，详细告知了李某在生命即将逝

去的时间里对母亲的思念，转述了李某想再尝

尝母亲做的饭菜，在母亲的陪伴下度过余下的

日子。 同时，民警也讲述了监狱为医治李某所

做的努力，表示监狱将按照政策法规，全力协

助李某家人做好李某的刑释衔接工作。

李某的母亲早已潸然泪下， 她怎么会不

牵挂孩子， 只是儿子太不争气。 李某的母亲

讲述了很多李某小时候的事， 虽然与工作无

关， 但民警知道， 此时倾听是最好的安慰。

经过近一小时的哭诉， 李某的母亲终于

逐渐冷静下来， “谢谢你们为了我儿子大老

远过来， 你们已经帮助他很多了， 连你们这

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都这么关心他， 何况我

这个做母亲的呢？ 我愿意陪你们去上海接我

儿子。”

奔走千里外 找到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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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波4000多公里 只为他能回家

B3 大墙故事

□法治报记者 徐荔

法治报通讯员 刘贺山 胡超

2018 年 12 月的一天， 白茅

岭监狱的两名民警乘飞机从上海

出发， 飞越云贵高原， 坐火车穿

过黔南山区， 徒步踩着泥泞的山

间小道， 走进了大山深处的一个

小村庄。

看到这里 ， 有人可能会疑

问， 这两名民警是去旅游吗？ 若

是工作， 为何要不远千里去贵州

的小山村？ 他们不是应该在大墙

里面管教服刑人员吗？

回答这些问题， 必须要从一

名罹患癌症的服刑人员说起……

家人不接纳 病情又恶化

咳嗽声异样 检查患肺癌

李某母亲的支持给了民警莫大的鼓舞和

安慰。 不过， 鉴于李某母亲的文化水平较低、

年纪较大等因素， 民警希望李某母亲联系李

某的哥哥， 由他接李某， 李某母亲也答应了。

在交通不便的山区， 李某的哥哥是一名

专职往返于农村与乡镇的公交司机， 由于工

作原因， 一时难以抽身。 于是， 监狱民警同

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一起去李某大哥所在单位

说明情况， 并快速帮他办好请假手续。

12 月 14 日下午， 两名民警与当地政府

以及县医院等部门就李某接收工作和相关措

施进行了商定和对接。 第二天一大早， 他们

就陪着李某的哥哥乘车赶往贵阳， 并赶当日

最早的一班飞机抵达上海。

12 月 17 日， 李某刑满释放， 为防止李

某在返乡途中病情恶化 ， 监狱专门联系了

120 救护车送李某和他的哥哥回老家。 在监

狱民警、 医务人员、 李某家属以及当地政府

工作人员的密切配合下， 最终于 12 月 18 日

早上 6 点 30 分， 安全将李某送至家乡当地的

医院进行进一步救治。

李某回家的第二天， 曾说过不愿把儿子

接回去的李某父亲给白茅岭监狱打来电话，

他通过李某哥哥向监狱民警表达了谢意 ，

“谢谢你们从这么远来我们家， 我其实是觉得

这个儿子丢了我的脸， 恨啊！ 我没有把儿子

教育好， 感谢你们帮助我教育和救治儿子，

还把他送回家， 谢谢！”。

得知李某家属表达的谢意， 丁杰和王建

国也甚是欣慰， 他们说： “这次刑释衔接工

作， 我们来回奔波超过 4000 多公里， 但只要

能用我们的辛苦换来社会的安宁， 就值得。”

刑满释放日 终踏上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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